说明：以下法师辅导笔录，为道友个人行为。如有错漏之处，向上师三宝忏悔，请道友们批评指正。

《中观宝鬘论》第三十六课
诸法等性本基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游舞力，
离障本来怙主龙钦巴，祈请无垢光尊常护我！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之后，继续宣讲《中观宝鬘论广释》。
今天开始讲第四品国王行为。国王行为实际上也没有离开积累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在此宣讲了国王应该做的主要事业。
丙三（教诫修学国王无过之行为）分四：一、以意义之关联承上启下；二、广说；三、摄义；四、不能学修国王之行为则教诫出家。
第一个科判是以意义之关联承上启下。前面所讲内容和此处所讲的内容意义上面有一种关联，所以第一个科判是讲承上启下。
丁一（以意义之关联承上启下）分三：一、需要了知对国王当面赞毁之利害；二、宣说听从有利之语依本师所说而修学；三、真实劝告听从有利自他之语。
戊一、需要了知对国王当面赞毁之利害：
此处意义和前面的意义比较相同，主要是说宣讲有利语言的人很少，听受的人更少，听受之后能够实行的人少之又少。此处的意义和彼处有相似之处。
难知忍不忍，故王行非法，
或作非理行，属下多赞叹。
于他有利语，逆耳尚难说，
况于君王你，僧我何须言？
“难知忍不忍”，对于一般人来讲，在说对方有过失的语言时，很难了知对方是否能够堪忍，难以揣测他人的心。对于依靠国王生存的属民、下属来讲，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宣讲国王的过失或者劝诫国王改正行为的时候，不知道国王能否安忍的缘故，所以在“故王行非法，或作非理行”时——在国王行使非法或者作非理行为之时，“属下多赞叹”，属下不敢直言劝诫，不敢向国王宣讲其有过失，反而大多数都是赞叹国王的行为，也就是说，为了得到国王的欢心或者害怕触怒国王的缘故，不敢直言宣讲过失而多赞叹。
“于他有利语，逆耳尚难说。”这两句是对一般的人来讲。“他”就是讲一般的他人。对于一般的他人宣讲有利的语言，但是逆耳的缘故，尚且难以真正宣说。此处对于国王这一严厉的对境，因为国王握有生杀大权，或者说国王是具有广大福报者，所以对于国王您，龙树菩萨我怎么可以直接宣讲呢？一般来讲是难以宣扬的，因为对一般的人都很难以宣讲逆耳忠言的缘故，何况说对于国王，更加难以宣讲有过失的语言。
如果直截了当说出过失，那么无法知道或难以知晓对方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
一般人有能力观察别人过失，也有能力直接宣讲对方过失，但是考虑到前面的问题，不知道对方是否能够接受。
因此，诸位国王即便造罪业，行非法，背离正理，倒行逆施，但臣民等依于国王生存的人们大多数都会对国王当面奉承，而不会诋毁谴责，
历史上很多情况都是如此。有一部分国王是比较贤明的国王，有一部分国王是比较恶劣的，或者大多数来讲都是此处所讲的国王。历史上，很多国王即便是在造罪业、行非法的时候，或者他自己的一切想法和行为已经背离了世间正理，背离了佛法正道，而且倒行逆施，但他的臣民——下面的大臣或者属民等，都依靠国王而生存之故，大多数都会对国王当面奉承，不会诋毁谴责，正如前面所讲的一样，不知道所讲的道理国王能不能接受。
大臣主要是看国王，国王高兴的时候就能够升官发财，国王一发怒，马上就可能削职为民，乃至于重者就会被杀头等。所以大臣是这样的。那么人民呢？更加没有权利，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情都有可能被杀头。
原因是：虽然本不该赞扬非法行为，但人们认为如果当面说出过失加以反对，势必使国王大发雷霆而招致灾难，心里怀有这种恐惧。
对国王不敢当面诋毁或不敢说有利的语言而当面奉承的原因，就是国王所做的行为，即使大家看在眼里都知道是非法的行为，都知道是不对的，但是大家考虑到如果当面说出或者反对国王这些行为，将会导致国王大发雷霆，自己和自己家人也会因此受难，心里有这种恐惧的缘故，所以根本不敢宣讲让国王听起来不顺耳的语言。
由于在国王面前阿谀奉承而造成迷惑，因而很难洞悉、了知对自他有益与无益的差别。
因为这些臣民或者国王身边的这些人，已经习惯了在国王面前阿谀奉承，由此就给国王造成一种迷惑，因而很难洞悉。此处造成迷惑的对境，或者说谁很难洞悉呢？就是国王本人。国王本人因为听惯了阿谀奉承，认为一切都是太平的，一切都是好的，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他就认为自己的行为都是如理如法的，所以给他自己取舍方面造成疑惑，他自己很难以了知这些行为对自己和他人是否有益，而会一贯这样做下去。
上师以前也讲过这个问题，喜欢听好的语言是每个人的习性，但是习惯于听奉承、听赞叹的语言，对于我们来讲不一定是好事。对不学佛法的一般世间人来讲，听惯了赞叹的语言，他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理很多人事等；作为修持出世间道的人——居士或者出家人来讲，如果听惯了赞叹的语言，那么更加难以观察到自己相续中或者行为上的种种过失，而认为自己已经学有所成，或者认为自己可以随便取舍，随便地行持因果，这一点对自己的修行是一种非常大的障碍。
这个问题，我们要一直谨记心中，经常内观自己到底具备什么样的功德，如果不具备这些功德而听到了赞叹的语言，应该是一件羞愧的事情，对方或者被你的假象所迷惑，或者对你有所企图，有种种目的。自己有的过失别人看不到，或者别人看到了也不说过失，这样看来，应该是有某种问题——要么是自己善于伪装，或者前面所讲的别人对自己有所企图，如贪求自己的财物等，所以当面说很多赞叹的语言。当我们听到这些赞叹的语言时，应该马上和自己的内心相观照，看自己有没有这样一种功德。实际上如果自己真有功德，也应该隐藏，如果没有功德即遭到了别人的赞叹，是一个更加容易让自己迷惑和堕落的因缘。
因此，内心反复观察自己的三门，反复认清楚自己的本性，在听到赞叹或诋毁的语言时，有非常清明的智慧来处理任何问题，这是非常好的。处理问题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比较正直的智慧或者比较清晰的头脑。我们在遇到事情时，不管是别人辱骂自己，还是赞叹自己，很容易产生两种极端的情绪，一方面很容易产生愤怒的情绪，另一方面会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这两种情绪都会障蔽自己正常的思维。
如果自己听到辱骂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非常愤怒的心，我们就不可能通过正常的心智或者很清晰的思路来处理这个事情，自己肯定会被情绪所左右而做违背正法的事情。听到赞叹的时候，也有可能被这些语言所左右，然后做违背正法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都应养成内观的习惯，无论听到诋毁还是赞叹，都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能正常理智地做事情、处理事情，这样就不可能给后面留下后悔的因。
前面所讲的意义主要是说，如果很听惯或者很希望听到赞叹，对自己的修行来讲就是一种障碍。
暂且不论国王，就算是对其他一般的任何人来说，谈论过失的刺耳语言纵然有利，但在当面这种非理之事也难以启齿，
此处对于一般人和国王之间做个比较，暂且不说国王，就是对一般的人，在人和人交往的时候，如果对境和自己平起平坐，乃至于比自己还要低下，如果要谈论对方过失，或者说一些对方过失的刺耳语言，纵然是于对方有利益，但是直接面对面给他宣讲非理之事，一般来讲也是难以启齿的。因为害怕刺伤对方的心，或者扫对方的脸面，导致自他关系出现破裂等等。总的原因就是前面所讲的“难知忍不忍”，很难知道对方能不能接受，所以即便对一般的对境也很难以启齿有利的过失之言。
更何况对于大地上具足圆满财势你那样的国王，像我这样以乞食过活的贫僧就不必说了。
此处的对境是大地上具足圆满财势的君主。对于这样的君主，说有利的语言的是一个以乞食过活的僧人。这是龙树菩萨很谦虚的语言，说自己是一个很低位置的、通过乞食过活的一个修道者、僧人，对方是整个大地的国王，对于这样的国王怎么可能直接宣讲呢？更不要讲了。但是不宣讲也不行，为了国王的利益，为了后代修行者得到利益的缘故，下面颂词说，虽然难以宣讲，还是一定要宣讲。
为令汝欢喜，亦为悯有情，
利你纵逆耳，唯吾定呈白。
“为令汝欢喜”，但是为了国王你能够欢喜，令汝欢喜的意思是，因为前面讲国王是堪能接受增上生决定胜的法器，对于龙树菩萨本人也有强烈坚定的信心，对于因果取舍行持方面也有一定基础，所以如果给他宣讲有利的语言，虽然是说他过失，国王也能够对所讲的教法欢喜，也能对讲者龙树菩萨产生一种欢喜和感激。这是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是“亦为悯有情”，也是为了悲悯其余不知道这些总的过失的有情，因为下面所讲的基本上都是总的过失，或总的有利益之教言。国王也许有他自己不共的情况，龙树菩萨可以私下里给他讲什么方面应该注意，但是此处教言总的来讲是对于国王和一般修行者的共同教言，所以为了悲悯有情，令他们也能知道过失而改正，或者令他们能趋入因果而宣讲。
“利你纵逆耳”，能够利益国王和后代修行者的这些语言，虽然逆耳，“唯吾定呈白”。“唯”是如是的意思。为了利益你，虽然逆耳，如是我也一定要呈白。
话虽如此，但一方面为了让你对我心生欢喜，并且你本人也满怀喜悦，另一方面也为了慈悯其他众生，对你来说暂时是讲过失的语言，听起来似乎刺耳难听，可实际上是大有裨益，为此龙猛我毫不犹豫地直言呈白。
承接前面的总的情况，话虽如此，一般人对于刺耳语言都很难以接受，但是，一方面为了让国王对龙树菩萨能产生欢喜或者感激，因为龙树菩萨直接给他宣讲能够利益今生后世、能够利益国政人民的教言，所以龙树菩萨能够生欢喜，国王本人听到这些改过修善的教言也能够满怀喜悦。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悲悯其他众生，因为很多众生也有类似的问题。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王，但是像前面所讲的一样，在各个部门或者做事情的单位中，都有所谓的君主，大大小小的君主都有，因此也有必要为慈悯其它众生宣讲；即便是没有成君主的一般人，这些教言总的来讲也是有利益的，学习这个教言之后，一旦成了君主、成了国王，他自己知道应该怎么样取舍，对总的佛法修持和世间因果等都可以种下极其殊胜的种子。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也是“为了慈悯其他众生”。
现在直接是对乐行王讲的，所以对你来说暂时是讲过失的语言，听起来似乎是不好听，而且是刺耳的，但因为实际上大有裨益的缘故，所以为此龙树菩萨毫不犹豫地直言呈白。
菩萨以善巧方便而有必要呵责，而作为凡夫，不要说是诋毁甚至赞叹也无法与菩萨的诋毁相提并论。
菩萨在有必要时所做的这些呵责或者诋毁别人，暂时或者究竟来讲，对于所宣讲过失的对方，乃至于以后很多很多代的众生，都有其殊胜的必要，而且发心完全是利他，由利他心而讲这些呵责的语言，他是有善巧方便的。这些有善巧方便的呵责，能够帮助众生改掉过失而趋入正道，这方面是可以赞叹的。
作为凡夫来讲则中不能够完全去随学。为什么没办法完全随学呢？第一，凡夫人在讲赞叹的语言时，发心不一定纯正。在诋毁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嫉妒或者嗔恨心、贪欲心等；赞叹的时候，有可能偏执自方、诋毁他方而进行赞叹，或者为了得到对方的好处等等进行赞叹。所以不一定发心正确。
第二，凡夫人的智慧比较低下、粗猛的缘故，很难观察、了知这样的语言到底对于对方有利还是有害。
第三，即便在刚刚发心的时候，发心比较清净，比如看到某某人有这样过失，自己看到的时候，以清净的发心摄持，为了帮助对方认识并改正过失，所以要呵责他。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这样的发心，但是呵责的时候因为自己的能力有限，威德有限，对方不一定信服，所以当你说的时候对方开始产生抵触情绪，之后马上把这些语言全部给你返回来，这时因为自己是个凡夫、修行有限的缘故，马上就产生烦恼了，产生自相的嗔心、自相的烦恼后，开始对骂或者发生争吵乃至发生斗殴的事情。最初的时候，发心也许是贤善的，但是很难在后面一直保持这样贤善的心态，在这些情况下诋毁对方，很有可能造成恶业，甚至于对对方赞叹的语言也没办法和菩萨的诋毁相提并论。
前面我们对于菩萨的发心、行为、智慧和凡夫的能力等作比较之后，就知道菩萨的发心或者智慧、能力、威德都是非常深厚的，他们在做诋毁的时候，必定是对对方暂时有利或者究竟有利，或直接或间接有利，所以，菩萨的诋毁或者菩萨所宣讲的不好听的语言，绝对是有极大利益的。
《毗奈耶经》中云：“智者所呵责，凡愚作赞叹，智责即殊胜，愚赞非如是。”
智者或者圣者所做的呵责和凡愚所做的赞叹相比，哪一个利益大呢？“智责即殊胜”，有智慧者对于对方所做的呵责，就是殊胜的。愚夫的赞叹非如是，二者之间没办法相比。即便是这样，作为一般凡夫，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人来讲的时候，还是应该尽量说赞叹，不要说诋毁。此处的教证和所讲的意义，主要是凡夫和圣者之间做个比较，而不是说我们的赞叹不如智者呵责的缘故，干脆连赞叹也不说了，此处的含义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主要是作比较，目的是要突出一个含义，菩萨此处对于乐行贤王说有利的逆耳语言或者呵责，是有重大必要的。但是对我们来讲，为了自己相续调柔或者功德增上，或者别人也能够生起欢喜心的缘故，如果对方确确实实有某种功德，应如理如实地赞叹。并且看情况而言，有些时候是当面赞叹，有些时候是私下里赞叹，如果需要在大庭广众中赞叹，那么就在大庭广众当中赞叹。别人随喜善法，修行善法者本人会得到鼓励或支持，对于自己所行的善法，认为这是真正有利益的法，或者说上师或其他人都是认可的，为了表现这些利益的缘故，该赞叹的时候确确实实要赞叹。
戊二、宣说听从有利之语依本师所说而修学：
佛言于弟子，慈悯应时说，
真柔合意语，是故出此言。
此处也是依靠佛陀的经教进行安立，此处应该宣讲有利的语言。
佛陀在经典当中讲，“佛言于弟子，慈悯应时说”，对于自己所摄受的弟子来讲，或者不一定是自己的弟子，反正是有某种亲密关系的人，也可以这样理解。“慈悯”是讲发心状态，应该有一种慈悯心。“应时说”，在时间成熟的时候、在合适的时间应该宣讲。这叫“慈悯应时说”。
所说是什么呢？“真柔合意语”。“真”就是讲真实语，“柔”就是讲这些温和的语言，“合意”就是讲能够相合于对方的发心或者意乐的语言，就称之为合意语。对于这样的合意语应时的时候就应该进行宣讲。
“是故出此言”，所以此处也宣讲这个语言。什么语言呢？就是对于国王宣讲这些有利的语言，这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凸显的。哪个方面凸显呢？主要是时间已经成熟了，机缘已经成熟了，并不单单是从前面的“为令汝欢喜”等颂词来讲的，实际上如果时间成熟的时候，也必须要说，龙树菩萨观察到给乐行国王宣讲国王行为的时间已经成熟了，所以“是故出此言”，在这个地方也是宣讲一系列的语言。
大王，理当对你如此宣讲。
按理来讲，现在也应该到了对你宣讲这些取舍行为的时候了，为什么呢？
因为世尊亲口说过：唯一利他、真实、温和、具有必要、相合所化众生的心或者不相抵触的称心语言，以慈爱心引发，在有利的时候务必对弟子言说。
这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佛陀的教证。佛陀亲口宣讲过，应该宣讲唯一利他的语言，“利他”就是从内心当中有一种利他心，或者说所宣讲的语言对于对方来讲是有利益的；“真实”的语言是没有谄曲、没有狡诈，真实的语言；还有“温和”的语言；“具有某种必要”的语言；“相合所化众生的心”语言。比如有些众生非常喜欢放生，对于放生有意乐，那么就大量宣讲放生的功德，或者是杀生的过患等等，让他内心当中更加能够生起欢喜；有些人喜欢布施，就宣讲布施的功德；喜欢持戒就大力宣讲持戒的功德等等，像这样讲相合所化众生的心的语言。或者说不相抵触的称心语言，和他的心不抵触的称心合意的语言，这就是所宣讲的语音。等起是以慈爱心引发，通过慈爱对境让对方能够获得安乐、离开痛苦，根本无有夹杂谄狂心等。
“在有利的时候”，这是讲场合。到底应该在什么场合呢？观察有利的时间当中，或者对方很高兴的时候，此时趁热打铁，给他宣讲这些利益，让他更加趋于正法。有时是对方忧愁的时候，宣讲让他生起欢喜的语言等等。作为菩萨要善加观察这些是否有利的场合，当观察到有利的时候，就务必对弟子宣讲，一定要对对方或者弟子言说。
所以，并不只是为了令你欢喜。
按照佛陀的教证来看的时候，并不只是为了令你欢喜而宣讲教言，而是宣讲教言的时机确实已经成熟了，在有利的时候必须要宣讲，这是佛讲的，那么现在龙树菩萨已经观察到时机成熟，所以不单单是为了你欢喜，而是在时机已经成熟的缘故不得不宣讲、不得不说，也有这个必要性。
世尊在调伏所化有情的时机未成熟时不说，而一旦切合时机，了知其界、根基随眠而婉转调化，或者以神变而调伏等，凡是有利或适宜的语言便应时而宣说。
世尊在调化所化有情的时候也完全是这样的。当然佛陀没有所谓的通过分别心通过观察时机的这种情况，佛陀调化有情完全都是任运的，完全都是无勤的。众生的善根何时成熟，佛陀就在这个时候给他宣讲，从来不可能有提前的时候，也不可能有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不讲，而滞后情况是根本没有的，就在最恰当的时间当中，给众生宣讲种种语言。
有的时候，我们看是不是时间没到啊？或者是不是时间已经过了？在我们的想法当中也许有这种情况，但是在佛陀的智慧中，这个时间就是最适合的时间，此时最适合给众生宣讲调化的语言。所以所调伏的有情有很多种情况，能调化的佛陀在讲解佛法的时候，或者在调化众生的时候，也完全跟随所化的根性进行宣讲。
机缘没有成熟时，佛陀不会宣讲调化的语言，一旦切合时机，时机成熟的时候，佛陀就“了知其界”，“界”是种姓的意思，就了知了对方的种姓，如果是小乘种姓，或者缘觉声闻种姓，或者菩萨种姓，乃至于密乘种姓，在了知其种姓的前提下宣讲正法。根基就是在种姓的前提下的不同分类，比如大乘种姓也有上根、中根、下根，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意乐，这方面完全是跟随他的种姓、根基和随眠。
“随眠”，就是他内心中的随眠情况，贪欲心重？还是嗔心重？或者首先应该调伏哪一种烦恼等等，随这一种随眠的情况而婉转调化。或者说通过说教，通过宣讲正法没办法调化的时候，适当显示神变而进行调伏，佛陀也是这样的，菩萨也是这样的。
佛陀在制定戒律的时候，也是教诫阿罗汉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显示神通，但是有必要的时候也要显示神通；对菩萨来讲也是这样的。菩萨是有神通的，但是会不会像一般人有东西就开始卖弄？在有必要没有必要情况下开始飞来飞去，开始卖弄？这是绝对不会的。菩萨显神通的时候绝对有重大必要。如果没必要，你怎么样示现，你怎么样要考验他，或怎么样逼他显神通，他都不干，他的智慧比你的想法更深，他看到你的心坎里面去的，他知道你想要诱惑他显神通还是怎么样，根本不干的。没必要的时候他就根本不显，在有必要的时候，你不用请求，绝对要在所化众生面前显示神变。
菩萨是这样的，佛陀也是这样的，在有必要的时候一下显神通。有很多时候，对于说法听不进去的时候，一看神变马上就产生信心，这方面是一般凡夫人的性情，但是佛陀不随便显示神通，就是害怕众生以为佛法就是神通，除了神通之外没有其他东西，而去追求神通，而且看到外道神通的时候，他也会认为这就是一种殊胜者，是殊胜皈依处。
因此佛陀在讲神通问题的时候，必须要在机缘成熟的情况下适当加以调伏，也有这方面必要。凡是有利或适宜的语言便应时而宣说，如前所讲，时机成熟或者要显神通的时候，跟随时间的情况，凡是有利的语言或者适宜的语言就会应时宣讲。
经中云：“我见此解脱，种子极微小，然如地内金，以随眠而存。”
经典当中讲，“我见此解脱”，“解脱种子”这四个字是一个意思，是连起来观察的，我看到这个解脱的种子虽然极其微小，但是犹如埋在地内的黄金一样，是肯定存在的。“以随眠而存”，它会通过不明显的方式而存在。
解脱的种子极微小有很多解释的方式，佛陀在调化众生的时候，有时候直接通过几句话，就让对方安住在无漏、安住在无学果当中，有些时候宣讲法让对方安住在初果当中，有些时候就唯一让众生种下解脱的种子。这个解脱的种子看起来是很微小的，但是佛陀也是应机，或者说在最适当的时间给他种下解脱的种子，这个解脱的种子现在看起来似乎是很微小，它的作用很微小，但是犹如地内的黄金，它永远不会变色，或者说如地内黄金永远会存在一样，这样一种解脱的种子也会在众生的相续当中通过随眠的方式而存在，一旦因缘成熟，这个随眠的种子就会复苏，一复苏之后就会猛厉地趋入修行。
就像以前的华杰施主一样，华杰施主也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在8万大劫之前，种下了一个南无佛的善根，有些地方讲南无佛，有些地方讲变小虫的时候转绕佛塔，不管怎么样，解脱的善根非常非常小，似乎当时没有显现，在八万大劫中也没有显现，但是在八万大劫过了之后，在佛出世的时候，他的善根习气这种随眠开始慢慢苏醒。在经典当中记载，因为他年老的时候，他的儿女亲友不照顾他，对他很不客气，说很多不悦耳的语言，很欺负他，他对世俗家庭产生了厌离，然后去往祇桓精舍求佛出家。这样一种习气成熟之后，最后通过目犍连尊者的调化，让他对整个轮回彻底生起厌离心，然后非常精进地修道，而在即生中，在很年老的情况下，现证阿罗汉果。
一个很小很小的因，这些因乃至于大阿罗汉观察的时候都观察不到这种因，极其微细，不想让他出家，不接受他出家，他们说你没有因缘，实际上并不是没有因缘，而是阿罗汉的神通没有观察到。佛陀说这些阿罗汉并不像我一样，他们并没有在三无数劫当中布施妻子，没有在三无数劫当中是做很多很多法，当时好像显现对阿罗汉也是做了呵斥，这个教法当中唯有我是导师，所以说我能观察到你的善根，你可以出家修行。
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这个善根种子虽然非常非常微细，但是随眠而存，不可能消失，这主要是宣讲在适合的时候加以调伏，完全是应机的。对于我们来讲，也有这样问题存在，我们以前不知道是种了什么因，反正如果让佛陀来观察，佛陀在的话，我们一个个去请问，张三你是以前怎么种下善根的，李四你是怎么样种下善根的，反正现在都开始学习正法了。
对于我们来讲，如果对方堪能接受广大的教法，不管是空性也好，还是唯识、净土也好，如果他堪能接受，就给他广说、给他广讲，一直引导他，让他的善根成熟；如果实在无法教化，就在他耳边念佛号，让他种下种子，他愿意听也好，不愿意听好，反正我就强迫你听，你有耳朵强迫你听，听了之后种下善根，以后就可以得度。
《毗奈耶经》中云：“纵然有大海，离开波浪时，佛陀恒不离，所化诸佛子。”
《百业经》中经常在开篇的时候，每一个故事之前都有这一句。纵然有大海离开波浪的时候，我们说大海离开波浪时候有没有？实际上大海和波浪是恒时不离而存在的，有大海绝对有波浪，但是纵然有大海离开波浪的时候，佛陀也恒时不离所化的佛子，这个佛子是广义的佛子，包括身语意三种，身的佛子以释迦佛为例，就是罗睺罗尊者；语的佛子就是声闻缘觉等等佛子，通过听闻佛陀的经义而入道的，就叫语的佛子；意的佛子，能够承接殊胜的佛法，能够发大菩提心，能够延续佛陀种姓的，是意佛子菩萨。
佛陀的智慧大悲心恒时观照所化的佛子，即便是大海离开波浪的时候，佛陀的智慧大悲都不可能离开佛子，佛陀在六时中恒时观察哪一个众生在衰败，哪一个众生在兴盛，哪一个众生的善根已经成熟了，哪一个众生还没有成熟。观察的方式并不是一个一个去看，一个一个去观，是在如所有智尽所有智无二之中、一刹那中完全了知、完全的观察，也是说明佛陀绝对会在最应时的时间当中去调化众生。
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应该知道，佛陀既然恒时在观待我们，我们只要祈祷佛陀，就能够得到佛陀的加持，就能够得到佛陀的观照。如果佛陀有的时候观照，有的时候不观照，我们祈祷的时候，恰巧佛陀不在观照的时候，那就没用了，但是佛陀不会有这样的时间。佛陀是恒时观照我们的，所以只要我们有信心，祈祷的时候就立刻能够和佛相应，就看我们自己的信心大小或者信心是否纯净。
如果信心最纯净，就能得到最纯净的加持，最明显强烈的加持；如果有怀疑，并不是佛陀不知道，或者说佛陀没有能力，而是因为自己相续中怀疑、疑惑的障碍导致自己不能迅速接受佛陀的加持。从很多方面我们知道佛陀恒时在观察众生，只要我们能够好好地以清净心来祈祷佛陀或者祈祷上师、祈祷本尊等等，都能够恒时得到加持。
无著菩萨在鸡足山修持12年，最后12年圆满的时候见到了弥勒菩萨，说你的悲心太弱了，我修12年现在才看到你。弥勒菩萨说当你第一次修的时候，我就在你身边，我在给你加持了，但是因为你的罪障太重了见不到我而已。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每天我们都在念经念咒，每天都在祈祷，为什么得不到加持？实际上我们一祈祷，佛陀绝对在观照，祈祷的时候佛陀绝对在加持，只是障碍太重了，不一定肉眼能看得到，但是了知道理后恒时坚持修下去，总有一天当我们的障碍消尽的时候，就会发现圣尊是永远没有离开我们的，一直在给我们做加持，这也是让我们产生信心猛厉祈祷的一种殊胜的教证和殊胜的道理。
由此可见，实在该说相应场合的这番话语。
第四品的内容是实在应该宣讲的，因为确实是相合场合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这番话语也是实在应该宣讲的，时机成熟不得不宣讲。
戊三、真实劝告听从有利自他之语：
坚稳若宣说，无嗔谛实语，
如沐浴妙水，理当闻受持。
我为汝宣说，现后有利事，
知已应修行，自他有益法。
国王的另一个名字叫坚稳，是从意义上来讲的，因为相续当中具有精进和极其稳定的智慧，所以也叫做坚稳，此处“坚稳”是对国王的一种称呼。
“若宣说无嗔谛实语”，如果对你宣讲没有嗔心、伤害心引发的谛实语言，你应该闻受。
打比喻讲，“如沐浴妙水”，当一个人想要洗澡沐浴的时候，恰巧碰到了妙水的话，当然他会很欢喜地接受；同样道理，国王你是对于正法有信心的人，当你对正法有希求的时候，恰巧此时我给你宣讲无嗔谛实语，从道理上来讲，应该恭恭敬敬地听闻，恭恭敬敬地受持。
“我为汝宣说，现后有利事，知已应修行”，“现”是今世的意思，“后”是后世，此处我就给你宣讲对于今生和后世都有利益的教法，你必须要听闻。“知已应修行”，了知后应该精进修持自他有利的法，对自己国政，对自己的解脱，对于其他人民众生暂时以及后世有利益的所有法，都应该依教奉行，不应该只满足于听闻，听闻之后还应该去行持。
由于具有精进、等持的智慧稳如泰山，故称坚稳者，这是对国王的称呼。
因为国王具有大精进，而且等持的智慧稳如泰山，很坚固的缘故，所以对国王称呼叫做坚稳，有的时候称之为坚固等等，这是菩萨的异名，在十六种异名中也有坚稳、坚固，以前在《经庄严论》中也讲到了16种名称，还有在16种名称之外的其余名称。
如果怀有慈悯之心而宣说无有嗔恨的谛实语，合情合理阐扬有利的意义，如同相合时间想进行沐浴而遇到妙水一般，理当欣乐听闻，全然接受。
讲者是“怀有慈悯之心而宣讲无有嗔恨的谛实语”，没有嗔恨就是没有伤害，或者说没有嗔恨所引发的这种谛实语，完全都是相合于世间和出世间正道实相的谛实语，“合情合理阐扬有利的意义”，对于国政或者对于人民，对于今生后世都有利益的意义，宣讲的时候“如同相合时间想进行沐浴”的时候，马上就“遇到了妙水”，所以“理当欣乐听闻，全然接受”。
作者忠言劝勉道：比丘龙树我对大王你，如应宣说今生与他世值得赞叹的一切内容，希望你心领神会，而修行对自己和其他众生暂时究竟有利的方便法。
龙树菩萨在第二个颂词中讲到，“比丘龙树我对大王你，如应宣说”，现在应时间而宣讲，对于自他众生今生后世都值得赞叹的所有的内容，所以希望国王能够心领神会这样的意义，对于龙树菩萨所讲的教言，必须要好好去领会，否则如果讲者发了清净的心，或者说讲者认为对于听者今生后世都有利益，而听者并不如是认为，反而认为这个没有利益，或听者认为怎么怎么样，就会辜负这样的教言。所以龙树菩萨也对国王说，你应该对此处的意义——龙树菩萨的发心，所讲的教义对于今后世有大利益，对这个问题应该心领神会，心领神会之后而修行对自己和其他众生暂时究竟有利的一切方便正法。
丁二（广说）分三：一、国王之规则；二、修学无损而成就正法；三、学修获得解脱不舍大乘法藏。
第一个主要是讲国王的规则，即国王应该做的事业；第二个修学无损而成就正法，国王在治理国家、修行正法的时候，尽量不要伤害众生，尽量不在伤害众生的情况下成就正法；第三，不要舍弃大乘法藏。有些人认为大乘非佛说，在第四品当中，龙树菩萨也用很多很多根据来宣讲大乘是佛语。以前提过，在大论典当中，现在我们可见的、学过的有三部论典中宣讲和傲慢声闻的辩论，就是成立大乘是佛说的。第一个是《宝鬘论》中第四品的内容，此处第三个科判讲的不能舍弃大乘藏，成立大乘是佛说的问题。第二个，弥勒菩萨《庄严经论》第二品成宗品中也广大地建立了大乘佛说的道理。第三个就是《入行论》第九品当中，寂天菩萨也通过众多的教理成立大乘佛说。为了让大乘行者对于大乘教义产生坚信，引导其余邪见众生趋入大乘的缘故，有必要通过广大的正理进行安立。
戊一（国王之规则）分五：一、广兴布施；二、护持道场；三、保护先有之财物等；四、亦摄受不希求者；五、任命官员。
己一、广兴布施：
由昔施乞者，得利若不施，
忘恩起贪著，后世不得利。
今生做事者，无薪不负粮，
乞者未付薪，后时成百倍。
第一个颂词讲到了前因后果的问题，教导应该做布施。
“由昔施乞者，得利”，这是一层意思，此处以国王为例，国王因为以前对于乞求者做了布施，这叫“由昔施乞者”。自己以前有财施的时候，乞求者来乞求这些财物，然后自己发心布施，布施之后今生就得利了，比如说乐行王，乐行王你通过以前做布施现在当国王，这叫做“由昔施乞者得利”。
“若不施，忘恩”，现在你得到了这些广大利益之后，如果不继续布施乞丐的话，就成了忘恩负义者。忘恩负义者是什么意思？应该知道你现在得到王位、得到广大受用的因，恩人是什么呢？前世的祈求者。前世的乞求者向你乞讨的时候，你给他做了布施了，做了布施之后，通过这个因，你现在得到国王王位，所以他是对你有恩德的人。对方有恩德的人是比较整体的一个团体，怎么叫整体的团体？就是一切贫穷者，或者一些乞求者。当然前一世的乞求者是不是现世的乞求者？这不好说，但是从总的角度来讲的，现在我们的人身也好，或者一些受用也好，或者国王王位也好，都是对于祈求者这个团体做布施之后，现在得到的，所以这个祈求者、这个团体就是我们的恩人，现在我们得到受用之后应该报恩，应该把财物再给他们布施。如果现在得到了王位之后不布施的话，就是忘恩负义。
“起贪著，后世不得利”，是第三层意思，如果现在不布施，对于财物等起贪著，不布施的话，后世将不会再得到这样的利益。这就是讲到前因后果的问题，教诫我们应该布施。
“今生做事者，无薪不负粮”，主要是通过喻意对照的方式教诫应该布施。“今生做事者”，以今生为例，在今生当中，一个被雇佣的佣人，这叫“今生做事者”。“无薪不负粮”，佣人在给主人背负粮食，做很多劳作，如果主人给他薪水的话，他会很高兴，或者他还会继续干下去。如果他没有薪水，他不会给你负粮，不会给你做事情，如果这样的话，主人的事情也无法成办，这方面通过比喻来了知。
下面两句是意义。“乞者未付薪，后时成百倍”，作为修行大乘道的菩萨来讲，乞讨者即便当时没有付你薪水，但是应该知道，通过因果成熟的规律，后世是通过百倍来成熟的，通过百倍来偿还的。那么偿还者是不是乞者本人呢？不是乞者本人。通过贤善的发心、布施的行为这样的缘起之道，自然而然无勤获得百倍的财物。
前面两句做比喻的时候，主人利益仆人，仆人利益主人，二者之间互相利益，我给你做事，你给我钱；后面两者也是一种互利，只不过在互利的时候，情况稍有不同，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给你背了粮食，你当时应该给我钱，或者一个星期给我一次，或者一个月给我一次，反正应该给我钱；现在布施的时候呢？当时他并没有付工资一样马上给你报酬。我布施你一元钱，你是不是马上给我付薪水呢？不是马上付薪水的。虽然当时没有付薪水，或者布施者当时并没有想要从乞讨者得到所谓的薪水，得到所谓的报答，但是通过因果规律“后时成百倍”，绝对后世会以百倍的比例成熟。
前面我们讲过，这就是1:100的关系，如果布施一块钱，绝对是成熟一百倍、一百块钱的回报，如果你布施一万块，后面就会成亿万富翁。由此观察时，这些问题主要是让我们知道因果规律，知道因果规律之后我们就会很愿意去布施，就不会在乎对方会不会马上跟你说谢谢，或者马上在精神上给你做一些报答，这方面的想法都不会有。
而且这些还是一般的因果，一般的布施情况；如果是菩萨的话，他当时缘的众生是无量无边的众生，虽然布施的时候对境只是一个，但是他就会想：因为我这次布施的缘故，愿意一切众生能够成熟这样的果报，能够以此功德利益一切众生。他的心非常清净，而且发心所缘极其广大，这样就不是一百倍，而是无数倍，没办法衡量的。菩萨的心量越大，果报就越大，乃至于成佛之前，果报一直会不间断地成熟。这是讲特殊的因果和一般的因果。此处讲广行布施当中“后时成百倍”，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如果从菩萨的发心而言，根本不是一百倍，而是无量无边、不可计数之倍。
正由于往世对乞求衣食等者作布施，才感得现今获得了国王的财富等布施的果报，
自己以往对于乞求衣食的人做了布施的缘故，现世感得国王的财富等果报。也就是说，以前修持如是因，现在就感得如是果。
不过有些时候菩萨发愿还是很奇特的，有些菩萨虽然修持布施这些正法，但是他发愿这个善根以后就变成贫穷的人，不成熟在财富这个方面，也有这样的。
以前看到宁玛派佛教史当中有一个大德就发愿生生世世贫穷，发愿在贫穷的身份上修道，后面转世的时候确实非常穷，想要找到求法的资金也好，衣食也好，或者有些资具的供品也好，根本找不到，这完全是以前自己发的愿。他通过这样发愿，愿力成熟确实非常穷，但是他内心的修证确实在成熟。有时候很坚定地发愿我这个福报绝对一点都不成熟在世间福报上面，全部成熟在出世间道，全部成熟在戒定慧等等，也有这些特殊的发愿和特殊果报的成熟。这方面我们应该知道一般和特殊的情况，主要是通过不同的发愿。
前世对乞求者做了布施，那么后面就得到国王等财富。
如果以后不再一如既往地施舍乞者，那么既不了知以前所行布施的果报，也不懂得以后救济乞讨者等，如此就成了不报恩之辈，
如果现在得到财富之后，不再一如既往地对乞讨者进行布施的话，既不了知现在的财富是以前布施的果报，不了知这样一种前因后果，然后自己有财富之后也不懂得去救济乞讨者，就成了不报恩之辈。不报恩的原因，前面颂词已经讲过了。
贪执受用，后世也就不会得到富裕的一切利益。
如果现在对自己的财富这些受用很贪执而变得悭吝，通过悭吝的因引发一些身语行为，这个业叫作恶业，通过这样的恶业就不会得到快乐，就不会得到富裕，而安住在饿鬼或者人道当中极其贫穷的人。如果贪执受用而不布施的话，后世就一贫如洗。
因此，理当慷慨布施。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世界上，给主人自己担负路粮而做事的雇工们，如果没有领到工资，或无有报酬，就无法负荷起路粮的重担，如此一来也不会酬谢主人。由于没有利益雇员，主人自己所想之事也无法实现。
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种主人和雇工之间的关系，主人雇佣这些人给自己担负路粮，比如主人要长时间行路或者旅游，他要雇一些人担负路粮或者挑行李。如果这个人没有领到工资或者报酬，他就不干了，他就不会去担负重担，也不会酬谢主人，也不会给主人担东西。从反方面讲，如果没有利益到对方雇员，主人自己所想的事也无法成办，他必须自己去背路粮，很多事情也无法成办。
同样，自己的衣食等如果施舍给乞丐或旁生等一切低层的众生，虽然他们现在不会背着你自己布施果报的受用而发给你薪水或工资，但是后世的有朝一日，那些曾受施的乞者们必会携带着你现在所施物品的百倍前来奉还给你。
同样道理，现在把自己的衣服、食物、钱财等等布施给乞丐，或者布施给旁生等这些低层众生，满足他们的愿望。从现在的情况看的时候，他们现在不会背着你自己布施果报的受用，而发给你薪水，比如说他自己在得到你布施的物品时，他不会背着你自己布施果报的受用，马上给你发工资，马上给你回报，这方面是没有的。但是通过因果律在后世的有朝一日，主要是看因缘何时成熟——如果今生做布施又持戒，这样的果将在善趣成熟；如果今生广大布施但不持戒，失毁根本戒的话，这个果报将在恶趣成熟，变成一些有福报的哈巴狗，或者有福报的大象，吃得好、穿得好、住得也好，但是它是以恶趣身份来成熟果报。如果现在我们想要在善趣中成熟果报，在布施的同时必须还要守持清净的戒体，没有清净的戒体这个果报将在恶趣成熟，在《入中论》的颂词有直接宣讲。
因此，理当喜爱乞求者，并喜出望外作布施。
[bookmark: _gjdgxs]所以对于乞求者不应该厌恶，不应该厌烦，应该喜爱。因为他就是后世我们无勤成熟百倍果报的一种对境，如果没有这个对境，我们没办法成熟果报，有了这个对境，而且我把东西布施给他之后，我自己能够得到广大的福报。这也是教导我们对于这些乞求者应该心生欢喜，千万不要产生厌烦的心态或是辱骂的行为等等，否则将摧毁自己福报的因，是一种自己把广大的安乐受用完全拒之门外的做法，所以此处教导说要喜出望外地作布施。
《摄集经》中云：“菩萨施断转饿鬼，摧毁贫困诸烦恼，用时获得无边财，以施能利苦有情。”
在《摄集经》当中是这样讲的，“菩萨施断转饿鬼”，菩萨施是因，如果菩萨能够布施，“断转饿鬼”，他将断除、断绝转饿鬼的因，也根本不可能转成饿鬼当中去，就叫“菩萨施断转饿鬼”，这是一种殊胜安乐的果。
第二个是“摧毁贫困诸烦恼”，可以摧毁相续当中的一些贫困，或者生生世世当中根本不可能贫困，即便转人的时候也是相当富裕的、资财自在等等，没有贫困，没有烦恼。这个烦恼主要是悭吝，悭吝是一种烦恼。如果菩萨能够修持布施，相续中悭吝的烦恼会中断。如果悭吝这种烦恼中断的话，以布施作因后后的功德将会升起来。
前面讲六度，前前生后者，如果自己将内外资财全部舍弃的话，戒律会清净，一下一下就会产生后面的功德，所以如果能够把第一个修法、能够把布施的修法修圆满，真正彻底断除对受用的一切贪执，实际上其余这些修法都能够逐渐成熟圆满。
“用时获得无边财”，当自己要想要使用的时候，就能够无勤获得无量无边的财富。这是第四种。
第五种“以施能利苦有情”，而且通过布施能够直接、间接利益苦恼的有情。直接的利益就是自己把财富给对方，对方生起满足、得了欢喜。间接的利益就是菩萨布施的时候，一方面满足他的愿望，一方面把他安置在后世的布施当中，让他和菩萨结下殊胜因缘，后世能够得到度化，所以布施直接、间接都能够利益一切众生。这是讲布施。
己二（护持道场）分三：一、学修广大心行；二、新兴法事；三、成办特殊法事。
庚一、学修广大心行：
恒发广大心，喜行广大业，
由依广大业，生诸广大果。
第一句第二句是讲因，第三第四句是讲果。第一句第二句当中，第一句讲发心，第二句讲行为。
作为一个国王或者菩萨来讲，必须要“恒发广大心”，发心的时候，心量越广，资粮就越广大，心量越狭窄，资粮就越狭窄。这绝对是一种自然规律，所以我们如果要成办广大的果，必须要“恒发广大心”。
广大心中没有比利他心更广大的，没有比菩提心更广大的，实际上我们真正要发广大心的时候，应该把着眼点放在引发菩提心的一切因——一切前行和方便所缘等上面，如果能做到，我们的心就自然广大了，就有了做广大行的基础。
“喜行广大业”是从行为方面讲，发起了广大心之后，要趋入广大业。我们知道发了一个广大的心，即便做一个很微小的事情，它都会成熟广大果。再进一步讲，按照缘起规律，我们通过广大的心，做一个小的业都能够成为广大果的话，我们通过广大心再做广大的业，那果更增上、更快、更迅速。为什么我们说有了菩提心怎么样都行，但是还要鼓励我们一定要勇猛地去积累广大资粮的原因即是如此。它们二者之间有这样一种联系，因此要“喜行广大业”。
下面讲果。“由依广大业，生诸广大果”，通过广大善因的缘故，就能够产生广大的果报。广大果报也有增上生决定胜两种。增上生就是人天善趣中恒时享用安乐。广大的福报如果以菩提心摄受将会变为福德智慧资粮，这些福德智慧资粮将会成熟决定胜的殊胜果报，或者究竟来讲绝对会成佛。
时时刻刻不舍善心、不杂违品、主要利他的发心要广大。
这是第一个，即“恒发广大心”。如果串习圆满，实际上我们也不用精勤劳作，自然而然就能够时时刻刻保持善心、生起这样善心。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么纯熟，就必须要勤做，内心要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识“我要保持善心，我要生起善心”。如果有这样的意识，就能够逐渐成熟善心，最后达到时时刻刻不舍善心的状态。烦恼、不好的作意等叫违品。“不杂违品”也是一个因素。在自己所有的发心当中，应该安住在主要利他的菩提心状态中，并且发心要广大。
从加行方面而言，作供养、布施的财物等要广大，对上供三宝下济苦难对境等善事心怀喜悦。
发心之后趋入行为，趋入行为的时候要上供下施，做供养和布施的时候，财物要广大。如果我们所供的财物微小，从缘起的角度来讲，成熟的时候也不一定广大。如果供养时布施的财物很广大、数量很多，而且很精美，质量上等，那么当它的果报随因缘产生的时候，也会无穷增长、无穷广大。所以对于上供三宝的事情必须要心怀喜悦去做，下济苦难对境的善事也要心怀喜悦去做，如果能够精勤地上供下施，就能够迅速圆满无量无边的资粮。
由因位时的广大业中必定会产生刚刚所说的一切广大等流果。
在造因的时候，业是非常广大的，这样广大的业以后成熟果报的时候，也必定会成熟广大的等流果。广大等流果，前面在讲因果的时候也讲过，此品前面所讲过的等流果也包含在内。
庚二、新兴法事：
国王当广行，下者难思事，
法事三宝依，而具大名声。
新兴法事，就是讲以前没有做过，现在必须要去做。国王也应该广大行持下者难思的事情，“下者”，就是比国王福报或者地位低的这些下者，对于他们难以思议的事情，他们的财富、心量都根本做不到的广大的法行，国王一定要做，因为国王是特殊的身份，他的财力、名声、威力都是下面的人难以真正比肩的，所以国王应该广大、恒时行持下面这些属民难以思议的、根本不敢想的事情。
“法事三宝依”，要做广大佛事，而且要建立三宝所依——佛像、佛经、佛塔或者经堂等等，要广大建造三宝所依。这样做就可以获得大名声、大福报，以大名声作为增上缘，又能够成就其余大事业，大的事业又能够获得大名声，以此辗转增上，最后就可以随意驾驭一切众生，让众生趋入善法，有这样的殊胜必要。
如上所说，广大善业是应为之事，国王应当广泛奉行较自己势力薄弱、思想狭隘下层人们心里不能容纳、想象不到的大事。
因为前面的道理之缘故，所以应该做广大的善业。国王广大的善业和一般广大的善业不同，国王应该广泛地奉行比自己势力薄弱、思想狭隘的下层人们心里当中根本不能容纳、想象不到的大事情。
总的来说，王室等应该做的事，诸如建立佛教正法的根本成为人们耳闻目睹的道场，
这是第一个王室应该做的事情。王室应该做的事情要建立道场，这个道场就是佛教正法的根本。有了道场，有佛像，有经书，有僧众，就成了闻思修的所依，还成了人们培养福报结善缘的对境，所以要建立佛教根本的道场。“成为人们耳闻目睹的道场”，像这样一种道场也是人们耳闻目睹的道场。
修建殊胜三宝的所依，
自己有钱财、有能力，所以必须要修建三宝的所依，像佛像也好，或者印造经典广大，供奉僧众的资具等等。佛宝的所依是佛像，法宝的所依是经典，僧宝的所依就是经堂和僧众。
举行广大的佛事，由此可以使自己名声远扬、遍及十方，
举行广大的佛事法会等，如果这样做，国王你自己的名声就会远扬、遍及到十方中。
以行法的声誉也能摄集众生并可成办其他大事。
通过行持正法得到大名声，有了大名声就能够摄集其他的众生，进而成办其他事业。很多众生信不信服一个人，就看他的名声怎么样，如果名声很广大，一听到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被摄受了，就归附于菩萨、国王。此时，菩萨、国王就可以做其他很多广大的事业。所以名声对于菩萨来讲，对于发心纯正或修行有素的人来讲，不但不会成为障碍，而且会成为广大弘法利生的因缘。从这个方面来讲，也必须要做广大的新兴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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